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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桦的《世纪病人》让我想起艾伦·金斯
堡《嚎叫》的首句：“我看见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
毁于疯狂……”我自忖，艾伦·金斯堡诗中的“他
们”——那些杰出头脑的拥有者，似乎并不仅限
于在酒精、毒品、性开放、民权运动和反战之类

“时代内容”中迷茫挣扎的一代美国人。在世界
上其他一些地方，这句诗同样有一定的适用性。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也存在过一个群体
庞大的“他们”，同样有自毁于或被毁于疯狂的
杰出头脑。这些人是各不相同的，在后来又都不
幸被符号化了，以至于已经面目全非，单调乏
味。但他们——至少是以他们为代表的很多人
都以各自的方式，在濒于疯狂状态下展开了自
己，不甘成为庸众中的一员。

《世纪病人》这本自传体长篇小说的主人公
既有充分的代表性，又没有过分被时尚潮流和
怪异政治文化所抽离，是一个很有意味的个例。
这本书最大的特色就在于其自传性，也就是它
所触及到的社会内容和人性事实方面。这个被
寓意为“病人”的世纪人物，正好可以作为一种
病理结构，李晓桦把一些类似切片的东西放到
了显微镜下。这样的叙述，就社会学意义来说，
其价值要远高于许多虚构作品。在中国，一个质
本洁来的青春少年，是在什么情况下开始发生
变异的？这是个可怕的问题。在上世纪六七十年
代，可能就是上山下乡、当兵、喂猪、伐木、修水
坝、去打仗等等。那一代人今天已经开始衰老
了，他们的热血与激情，他们的理想和梦幻，都
做了怎样的交代？又有什么样的回响呢？李晓桦
的答案印在了书的封面上：“孤独是什么/就是
你被世界开除了/谁的世界你也进不去/你自己
的世界还没有造出来/只好站在世界之外/就是

你自己把自己从世界里开除了”。这些诗句所包
含的信息是极为明确的：孤独降临了，与之伴随
的是如同暗夜般的存在感。作者在这里使用了
一个具有特别历史意味和社会意味的词：开除。
只有一个希望得到认同、总是寻求归属感的人，
才会因为被“开除”而感到幻灭和痛苦。这就是
特定的社会历史打在主人公心灵上的印记。

这个被开除的人去了哪里？他去了自由世
界，但也可以说是一个灰色的天堂，一个有点怪
诞的避难地。在那里，也就是温哥华的华人社
区，他发现，可以在菜市场遇见中国“裸官”和富
商的无聊太太，甚至是携资外逃的罪犯。一个曾
经的中国军官、一个誓要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
的劳苦大众的热血战士、一个在自己的诗歌中
写出了“在此，我谨向世界提醒一句/从我们这
一代起/中国将不再给任何国度的军人/提供创
造功勋建立荣誉的机会”的诗人，而今却为了把
自己儿子打造得和自己曾经的敌人一模一样而
奋不顾身：“我们举全家之力，我们投巨额资产，
我们竭尽全力，哭着喊着跨过太平洋，就把我们
的后代交给我们的对手了”，“我要让我的儿子
把英语学的比美国佬还美国佬……我要让我的
儿子与我们背道而驰。把我们的理想当粪土。”
一个渴望自由的人，一个终于陷入了无限自由
中的人，却变成了另外一种样式的囚徒，他的孤
独和痛苦并没有因为牢狱条件的改善而有所减
轻。在这里，李晓桦初步完成了他诗性的、悖论
式的命题，也可以说是逼近了终极追问，尽管注
定无解。

这种旅居他乡极度的孤寂所催化出来的作
品，到底是中国人的故事，还是“人类故事”？一
直以来，“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这个命题构成了

中国/世界、中国故事/人类故事之两端，更为重
要的是，当代世界文明的定义者所认同的符码
体系、价值体系，对于中国人而言似乎很难套
用。在这个意义上，霸权话语中的中国故事，要
么是一种二手的东西，一种模仿“第一世界”语
法修辞的生硬腔调；要么等同于某种稀奇古怪
的部落传闻。在这个意义上，《世纪病人》这本书
所讲述的只能是中国人的故事，这部自传体小
说的更准确的书名可能是“中国病人”。这部作
品中甚至没有一个实质意义上的西方人，对叙
述者而言，他每天面对的是一些言语不通、无从
对话的他者，他熟悉并且了解的只是一些客居
在那里的同乡。那个北美国家的文明要素、人性
事实、政治经济、宗教文化，都没有得到特别的
展示——诗人的感觉似乎钝化了。

当某个时刻，故事的讲述者如同奈保尔和
库切一样，绝望地看到新移民的快速自我奴化
及东方根性，看到西方人通过各种快餐先改变
自己后代的胃口，继而改变他们的心灵时，这个
故事差一点就够得上是“人类的故事”了，然而
终究还是没有：作品中没有出现价值观的差异
与碰撞，没有出现语言的矛盾或交汇，也没有出
现文明之间的沟通、对话，最重要的是，文本中
没有任何在中国故事和所谓“人类故事”之间进
行整合的意图。我们无法得到更加全面和客观
的生命图景、世界图像。对中国读者而言，作品
中的西方社会只是回流到大陆的一些飘零经
验，这也是大部分居住在西方的华语作家的一
个共同特点。他们的作品似乎总也无法触碰到
西方世界的本质内容，只有在第三代华裔作家
谭美恩的某些作品中，我们才可以体会到类似
美国黑人文学、移民文学的味道，可惜已经和今

日中国全然无关了。
《世纪病人》描述的是一种个体的失败经

验：一个人从生命理想的最高处不停地下降、掉
落，军旅生涯和诗歌荣誉都不曾将他彻底拯救，
因为他被迫卷入的历史本身，并不包含一种救
赎的逻辑或机制。另一方面，由于铲除了原本驳
杂的历史背景，当主人公在极度孤寂中获得了
异常活跃的思维。绝望的狂想使主人公开始构
思一个儿子，那是一个剥离了任何社会属性的、
只服膺于自然状态的果实，而且在后来变成了
现实——他后来真的拥有了一个宝贵的后代，
一个货真价实的儿子。作者希望通过动用经济
力量、权力资源，以无土栽培的方式，养育一个
异己者，甚至可能是一个将来会与自己为敌的
人。问题在于，当作品花了一些篇幅塑造这个与
自己截然不同的儿子时，该小说人物还是被屏
蔽了——这个儿子的世界几乎是不存在的，他
没有带来任何关于另一个世界的好消息或者坏
消息，他坐在电脑前，把自己关在了移民社区的
一套住宅内，他背着书包去了学校，是一个在中
国式望子成龙的父亲眼里晃动的符号，最终，他
像一个纸船一样无声无息地飘走了。

如此，作品同样未能触及中国故事的根本：
个人的崩溃、修复与重建，以及社会的失败——
更大的失败。文学或电影中“病人”的意思当然
不是指身体方面，而是指向精神世界的。作品中
那个尽职尽责的爹、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爹、寄
望于纯美式教育奇效的爹，他所奉献和承担的
一切，到头来看上去依旧很“中国”。结果，作品
中最初萌芽的自由意识演变成了无尽的虚无之
感。如此“世纪病人”，如此“中国病人”，都很难
与我们所说的真实世界建立联系。

在这个意义上，《世纪病人》是一本关于失
败的书，也是探测失败程度的书。上述全部关
于“未竟之事”的文学追究，似乎可以因“自传
体”这个缘故而获得谅解。至少，诗人出于诚实
的本性，没有在这个关于人的故事中添加什么
别的东西。

中国人的故事，还是“人类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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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宣传队 运动队》的第一句话就会让许多人感到错
愕：“在百度上输入‘宣传队’三个字，显示的结果是这样一行字：

‘本词条内容尚未完善，欢迎各位编辑词条，贡献自己的专业知
识’。”百度似乎无所不知，它的搜索引擎可以抵达知识之网的任
何一个偏远角落。然而，“宣传队”的阐释却是令人瞠目的空白。
退回到40年前，谁没有听说过这个名称？广袤的大地之上，无数
宣传队四处穿梭，他们载歌载舞的表演点亮了许多冷清而无聊的
夜晚。时间是最好的魔术师，历史的幕布一开一阖间，一个众所
周知的词汇转瞬成为了考古的对象。

这不是知识的匮乏，而是历史的尴尬。20世纪60年代至70
年代，日子贫瘠、动荡、惊恐不安，突然，一支盛装的小分队步履欢
快地奔上舞台，涂脂抹粉，吹拉弹唱，《洗衣歌》《我编斗笠送红军》

《逛新城》……宣传队的锣鼓声犹在耳，运动队又蹦蹦跳跳地入
场。果园竹篱背后的河流，体操房里的棕垫与吊环，操场上篮球
与排球，当然还有黄土筑就的堤坝与那支小口径步枪，兴高采烈
似乎空气般笼罩了所有日子。

其实苦难近在咫尺。父亲戴上又高又尖的纸帽子游街与批
斗，一次又一次的收审与关押，不明所以的政治罪名，还有饥饿、
沮丧、背离家乡、独自被锁在暗夜的小屋、游荡在乡村青石板路上
吓人的鬼魂。尽管如此，蓬勃的生命并未停止成长，棱角坚硬的
岩层缝隙仍然有欢快的清泉汩汩流过。只要无边的压抑稍稍松
懈，激情和青春的躯体就会及时抬头，不失时机地为自己制造快
乐。20世纪60年代的那场大运动折断了无数人的梦想。在黑暗
降临之际，一些人断然选择自绝，悲愤地发出尖锐的抗议之后永
久地离去。然而，制造快乐似乎也隐含了另一种形式的抗议。当
压抑的预设效应是无声无息、是战战兢兢时，快乐带来了意外的
解构。如果这一代人的快乐基因彻底阉割，那么，未来的解放又
有什么意义？

这样，林那北的《宣传队 运动队》逐渐显出了特殊的张力：个
人记忆收藏的各种快乐细节和身后庞大严峻的历史。历史的公
认形象通常由历史学家商定，个人记忆往往轻盈地拐入文学的门
庭。《宣传队 运动队》是一本回忆组成的散文，摇曳多姿，回旋缠
绕，联想衔接感慨，记叙伴随调侃，一个个家庭成员次第露面：高
挑而尖利的奶奶，忙碌而时髦的父亲，母亲喜爱热闹，弟弟倔强不
羁，还有舅公和姐姐。书中从未出现温馨的家庭场面，诸如餐桌
上温情的絮语或者客厅里海阔天空的闲聊。这个家庭显然聚少
散多，每个人无不行色匆匆，内心颠簸。呼啸的政治运动才是那
时历史围绕的真正轴心，风暴时刻徘徊在简陋的宿舍之外，口号

起起落落，批判接踵而至，所有的人都明白，这种神秘的力量随时
可以长驱直入，彻底撕裂家庭的平静。所以，《宣传队 运动队》之
中，令人不安的社会背景成为一个又一个家庭故事的镶边。没有
人始终从容悠哉，心安理得，也没有真正的开怀放纵，任何奔跑与
嬉闹都包含着隐隐的忐忑。

尽管如此，快乐仍然是《宣传队 运动队》的主旋律。没有庇
荫之所，没有未来的许诺，快乐来自成长之中的生命本身：“时代
的痛触及每一个生命，但对于成长中的人而言，总以为有无限的
未来可期，浑身每一根筋骨都盎然如春天里的水草，哪怕黑暗的
缝隙里仅透出一丝光亮，也仍然昂首迎风尽情摇曳。”林那北的记
忆之中，那时的生命甚至“连叹息都有一股阳光的味道”。这些陈
述有意无意地借助自然意象作为比拟，大自然的蓬勃旺盛显然是
林那北的向往。她的记忆之中，公社大院或者校园种满了扶桑、
杨柳、夹竹桃、白玉兰，油杉枝干笔直，果园里的柑桔和柚子酸甜
馋人。相形之下，当年另一些重要的历史景象仅仅一闪而过，甚
至溜得无影无踪——无数的会议，无数似曾相识的口号，无数政
治概念掩护之下的勾心斗角。这种“选择性记忆”的背面或许隐
藏了某种无意识的企盼：与其投身于诡异莫测的阶级斗争，不如
像一棵树那般自由自在地生长。

“宣传队”和“运动队”两个名称显明，表演艺术与体育运动是
当年文化氛围之中两个相对自由的区域。如果说，阶级斗争的纲
领始终威严地凌驾于文学、哲学、史学、经济学乃至自然科学之
上，那么，艺术与体育可能部分逃离严厉的政治管控。大幅度依
赖严格的躯体技能训练，种种政治口号鞭长莫及；或者说，由于政
治口号的某种失效，个人因素赢得了相对宽裕的空间。风格、想
象力、荣誉与成就感、个人奋斗的刻苦程度以及才能与天分，只有
艺术与体育可以如数接纳，并且成效显著。当然，林那北仅仅偶
然地卷入，如同一条小鱼闯入一片平稳的水域，没有处心积虑的
目标设计，也没有留下成熟的舞台形象或者不同凡响的运动成绩
记录。她的收获是无形的：呼吸到相对自由的空气，短暂地找到
一个存放明亮性格的所在。

这肯定是一种幸运。然而，代价呢？当生活的门槛改换为一
份高考试卷时，代价突如其来地显现。宣传队也罢，运动队也罢，

“一夜之间潮退了，一个个都被晾在沙滩上，大气难喘”。学历证
书以及体面的职业仅仅是表面的损失，对于这一代人说来，真正
的打击是无知、无能，以及狭小的视野和贫乏的内心。不论社会
学愿意提交何种解释，林那北只能以文学的方式与这个严酷的问
题相持，这令《宣传队 运动队》之中“父亲”的形象格外耐人寻味。

在林那北笔下，父亲是个精力丰沛、激情四溢的人，他的日常
形象多半是昂首挺胸，声若洪钟，披一件发黄的军大衣步履匆匆
地下乡，或者坐在会场的话筒面前雄辩滔滔，仕途的屡屡挫折都
无法磨损他的慷慨激昂：“生活的汁液在他体内那么饱满横流，仿
佛是株枝丫发达的大树，每个叶片都抖擞着汹涌的生命力。”尽管
如此，《宣传队 运动队》并没有流露多少女儿对于父亲的通常崇
拜，相反，我们却不时读到林那北对于父亲小小的反讽、调侃乃至
某种不屑——当父亲追逐每一个电视频道的政治新闻时，当父亲
详尽地打听那些官员的行踪时，尤其是当父亲建议她投身官场追
求一官半职时。激情的背后一无所有，这或许是林那北对于父亲
这一生的无奈慨叹？

父亲逝世之后，林那北曾经为自己的生硬而内疚。在我看
来，这种内疚终将涉及一个隐蔽的悖论：怎么估价进入历史岔道
的激情？若干时间之后，历史可以大度地修正目标与航线，弃旧
图新，慷慨地划出另一个崭新的阶段。然而，一代人怎么可能挽
回为之消耗的热血和生命？迄今为止，文学已经屡屡触及这个悖
论制造的隐痛：例如知识青年或者红卫兵。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曾
经毫不吝啬地点燃了自己的青春，多年以后才明白，召唤他们的
理想是一个错误的幻象。为了抗拒幻灭的痛苦，许多人试图将他
们的炽烈激情从历史岔道之中单独地解救出来。这一代人的通
常辩解是：年轻时我们的确做了不少蠢事，然而，当时的真诚与奉
献精神无可否认。对于历史叙述和社会学说来，这种辩解无足轻
重。巨大的损失决不会因为各种托辞而有所稍减。事实上，只有
文学——例如著名的“知青文学”——听到了这种辩解，并且久久
为之伤神。

或许父亲并未意识到这个悖论，他后半辈子从未想过激情之
外还需要什么。但是，林那北的内疚必须负担更多的思想含量，
她有责任设想和回应父亲的辩解。这时，回忆才能从私语转入文
学，转入另一种充满了聆听、反思、自省与分析批判的空间。

文学空间的一个特殊标记即是接纳各种回忆，它没有兴趣把
回忆加工为严谨的历史，而是力图使回忆显出深度，还原细节，并
且完整地保存个人的独特气息。大多数回忆犹如深夜的喃喃独
白，没有多少人听到，但是，文学从未谋求加入喧哗的时尚。现
今，“超女”或者“好声音”是众口铄金的故事，奥运会的金牌获得
者是众望所归的英雄，还有多少人想得到当年遍地野草般的“宣
传队”和“运动队”？这些人即将老去，很快会彻底隐没于历史的
尘埃里。林那北的文字将他们从遥远的时光深处追回来，重新感
叹、唏嘘和良久的沉思。一种久违的旋律开始浮现。

网络极大地改变了人类
的生存状态，这是人类发展史
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
与之相伴而生的网络文学，
同样是文学的一次革命。这
首先意味着文学门槛的“消
失”，意味着文学精英权力的

“消失”、社会管理的“消失”、
文学精英引导与规范的“消
失”、评选机制的“消失”，使
得文学一路狂奔，走向了大
众的狂欢。

在网络时代，全民写作变
成了现实，文学精英写作的局
面被打破了。面对这个文学
的海洋，我们试图依赖批评家
推选出代表时代的优秀文学作
品非常困难，而网络依靠点击
率挑选出来的作品也绝非最优
秀的作品。精英的失效，是个
人面对海量作品的无从挑选，
也存在一种固定的、传统的文
学观念与鲜活的、变动不居的
文学现场不相符合的内在矛
盾。而草根们以点击率来投
票，也非文学作品优劣的评价。
文学是人类高级的精神活动与
创造，对文学价值的判断决非
一场群众运动可以实现。新的
文学淘汰与选拔机制目前还看
不到端倪，还远没有到建立
起来的时候。这种优秀作品
淘选的失效是长期的还是短
期的，将决定文学作品是作为
一种消费品还是人类精神财
富的积累，文学史是否因此而
消失，还是酝酿着新的更大的
可能。

其次，文学创作的方式不再是个体独立的写
作。线上即时性的特点，使得写作者与读者走到
了一起，构成了文学的共生关系，读者一方面直
接参与到文学的创作中来，另一方面，写作者实
现了紧贴读者内心渴望的可能，人民性不再是一
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写作真实地表达了人民群众
内心喜爱的东西。人民性意味着普及、通俗，甚
至是低俗，文明社会从来离不开精英的引导，离
不开教育，顺从普罗大众的追求只是市场的追
求，而不是文学的追求。网络文学的面貌证明了
这一点。它勾画出的现实图景，恰恰说明我们这
个时代正在失去精英与精英文化。草根的胜利
对文化而言并非好事。文化需要做的恰恰是确
立权威，传统的权威、经典的权威、标准与标杆的
权威，文学史就是一种权威的确立，失去权威我
们将毫无建树。

资本的介入，全版权运营，让一场自发的文
学创作活动披上了商业的色彩，文学成为了消费
品，它最大的追求不再是文学，而是点击率。从
网络延伸向传统出版、影视、游戏、动漫，它正在
改变文化的格局与当代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它最
大的特点便是人们需要什么就喂给他们什么。很
多文化产品不只是脱离艺术的规律，也突破了社
会的伦理道德底线。十多年来，网络文学从“文
青”时代、“形神”时代到“小白文”的商业时代，由
最初怀有文学理想的一代到现在的“小白文”的
叙述模式、娱乐化的价值取向、“浅薄”的阅读者需
求，商业化大潮已经把阅读群体“低幼化”、“低知
化”甚至“无知化”了。

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断裂，一方面无所禁
忌，人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获得极大的解放，从
古典仙侠封神体系的新设定，到中国神话世界的
再创造，都是一种想象力的建构；从青春文学、奇
幻玄幻、盗墓、穿越、言情、悬疑发展出类型文学，
是通俗文学的一次大发展。另一方面，代际交
替，从“70 后”、“80 后”、“90 后”的青春话语权之
争，网络文学从当初“70后”的“文青作品”发展到

“90后”的“没有文学，只有文本”，游戏的精神，反
文学的出现，网络文学如果不能扎根深厚的文学
传统，终因底气不足而无法走远。

因此，许多有文学理想的网络文学作家开始
把眼光转向传统文学，传统文学作家也开始重视
网络作为新传媒的巨大作用，网络文学与传统
文学开始走近，这也许是一条必然之路。网络
催生文学的新变，但网络只是技术，是媒介，
它不是文学。也许，网络文学不过是一个时代
特有的一种现象，数十年后，将不会有传统文
学与网络文学之分，那将是一个融合后的新的
文学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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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行超） 日前，“纽约-北京”双城
记——《北京人在纽约》《纽约人在北京》出版沙龙暨
签售会在京举行。暌违20年，《北京人在纽约》原著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次出版，同期出版的还有原作
者曹桂林续写的王起明“回归篇”《纽约人在北京》。
作者曹桂林，导演、编剧郑晓龙，演员王姬与读者分
享了从北京到纽约再回北京的故事。

《北京人在纽约》是曹桂林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
创作而成的小说，首次出版于1994年，并由郑晓龙、
冯小刚改编成同名电视剧。《纽约人在北京》是曹桂

林最新创作的长篇小说，这部作品沉淀了他30年旅
美生涯的感悟和对中美关系的思考。虽是续集，但

《纽约人在北京》关注的是中国近几年的另一股风
潮——回国潮。小说呈现了美国华人中精英阶层的
生活与心理，从他们在美国的得失到回国念头的萌
生，曹桂林都予以了真实还原。除了延续《北京人在
纽约》的情节、继续主人公王起明的人生，小说还穿
插讲述了他两位“发小”的人生境遇，提供了改革开
放 30年社会发展的鲜活样本，生动阐释了当下“海
归”大军涌回中国这一现象的过程与因果。

曹桂林《纽约人在北京》在京首发

本报讯 8月 30日，叶延滨、杨志学
主编的《中学生朗诵诗100首》《小学生朗
诵诗100首》新书出版座谈会暨作品朗诵
会在京举行。金波、浩舸、陆健、曹宇翔、
宁静、董宏君等作家、诗人和四川人民出
版社社长黄立新参加活动。

两本朗诵诗选是四川人民出版社为
了配合全国中小学校全面实施综合素质
教育而策划出版的，旨在培养中小学生
高尚的爱国情怀、良好的审美趣味，发
掘、拓展其想象力和创新精神，收入的作
品均为中国新诗，体现了出版者积极传
播新诗优秀作品的态度。诗歌是语言的
艺术，以其鲜明的节奏、动听的韵律传达
着丰富的情感。尽管我们现在对于朗诵
诗的理解与以往相比有了一些变化，但
对于少年儿童，诗歌的声韵节奏之美，依
然是诗歌美学教育的重要因素。诗歌朗
诵可以丰富中小学生的课外生活，成为
他们的“表演选项”之一；还可以为中小
学推广普通话助力——朗诵的基本要
求，就是使用标准而流利的普通话。之所
以分别编为“中学生”、“小学生”两个读
本，主要是基于年龄和接受能力方面的
考虑。

曹灿、冯福生、安丽敏等朗诵家及首
都中学生代表朗诵了两本诗集中的优秀
诗作，其声情并茂的演绎让在场观众再
次感受到新诗名篇穿越时空的魅力。

本报讯 书法家董凤树“翰墨情”文化
传承年学生书画展 8月 30日在北京国子监
举行。董凤树自幼受父亲书法熏陶，揣摩古
人书法之精、神、气，后又师从书法家王遐
举。作为王老的入室弟子，董凤树深得先生
真传。2009年8月，他与张海、欧阳中石共同
被推举为首批中国书法大家。他研习书法
逾半个世纪，形成了独特的董体隶书，其书
法作品传承和体现了中国传统书法文化的
精髓，其字力透纸背、大气庄重，又不失灵

动，能较好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气神。
据悉，他的手书《心经》被国内众多佛教名
寺收藏。本次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义卖，
其11位弟子创作的22幅书画作品义卖后的
部分所得，现场捐赠给河北省第三十八中
学。近年来，董凤树把自己的工作重点放在
书法艺术的传承和推广上，他说，让越来越
多的人喜欢中国传统书法艺术是当代书法
家最大的责任和义务，也是书法家最大的
成功。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8 月 30 日，由
杨林、海啸、陈美明、艾若、袁剑虹、易清华等
诗人发起的“中国诗人互助联盟”在湖南长
沙启动。《诗刊》副主编李少君、湖南省作协
专职副主席王跃文，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
30多位诗人参加了启动仪式。

在启动仪式上，诗人杨林阐释了“中国
诗人互助联盟”的缘起与计划。他说，当前诗
人的生存环境面临许多困境。一方面，他们
需要坚守自己内心纯粹的诗歌梦想，同时也
需要直面来自现实生活中的诸多问题。提出

“诗人互助”，就是要团结社会各界力量，对

需要帮助的诗人开展一系列的帮扶行动。
“中国诗人互助联盟”除了对困难诗人进行
经济上的直接援助，还将建立“诗歌超市”，
将诗人书籍、诗人手稿、诗人藏品等通过网
店和实体店义卖。另外，通过“诗歌助梦”计
划，解决贫困诗人出书难的问题，或帮助诗
人召开发布会、研讨会等。

对于“中国诗人互助联盟”的成立，王跃
文称此举是“用诗的火光照亮世界”，而李少
君认为，“诗本身是一种大善，诗人互助也是
一种大善，善上加善，互相加持，温暖抚慰这
个世界”。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日前，《中国汉字听写大
会·我的趣味汉字世界》系列图书新加坡中文版授权
签约仪式在京举行。

《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我的趣味汉字世界》系列
图书近日由接力出版社出版，在市场上引起了较好
的反响。该系列图书收录了汉字听写教育类电视节
目《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官方题库中的 600 个词语，
以趣味解说的方式，带领读者了解每一个汉字背后
的丰富内涵。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看好这套图

书在海外的市场前景，从接力出版社引进其新加坡
中文版的版权，并试图通过他们强大的发行渠道，让
更多的海外华人读者读到这些图书。

在签约仪式上，接力出版社总编辑白冰说，《中
国汉字听写大会·我的趣味汉字世界》系列图书的推
出，让更多的读者能够品味汉字之妙，乐享汉字之
趣。随着这套图书新加坡中文版版权的落定，将在
更大范围助力汉字文化的传播，让更多国际友人感
受到汉字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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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凤树学生书画展在京举行

中国诗人互助联盟启动 “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系列图书

新加坡中文版版权落定


